
1934年春，谢飞进入江西中央苏
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
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
征。长征出发时，要求参加长征的女
同志很多，但中央组织部经严格筛选，
只挑选了30名女同志随中央红军行
动。谢飞被选上，安排在中央军委卫
生部，随干部休养连行动。1934年10
月13日，邓颖超、贺子珍、谢飞、蔡畅、
邓六金等30名女红军在于都参加集
训，完成了射击等一系列军事训练。
谢飞参加农军时已练过枪法，这次军
训学得很快。女红军们还学习了战地
抢救、护理、包扎等急救方法。按规
定，每人只能携带15斤东西，其中包
括5斤干粮。谢飞挑选出一条毛毯、
一个挎包和两三件换洗衣服，打成背
包，其余物品都送给了当地百姓。

在横跨11个省区、长达二万五千
里的长征中，谢飞与男同志们一样每
天爬山越岭、过涧涉江，一天最多时要
走130里路，最少也要走五六十里，有
时根本无路可行，只好踏着灌丛穿过，
衣服、手脚都被划破了。由于国民党
军队从天上到地下进行疯狂的围追堵
截，红军多在夜晚行军。在茫茫的黑
夜里，为了隐蔽，红军只能摸黑行军，
不能点起火把。夜行军极其疲倦，如
果一不小心掉队，生命便有危险。谢
飞有生以来从未走过这么长的山路，
而且身骨瘦小，但她从未掉过队，鼓足
劲紧紧跟上队伍。

长征途中，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
员”和“政治战士”，承担着“走前走后”
的特殊任务。所谓“走前”，就是头一
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
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
粮食、请好民夫；所谓“走后”，就是如
果群众躲进山里，她得翻山越岭去寻
找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宣传红军政
策，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
力尽领着民夫回到宿营地时，大部队
早已出发，她又得拖着未休息的双腿
去追赶队伍。

在一些地区，敌人往往在红军到来
之前就在群众中诬蔑红军，致使群众害
怕躲开。因此当红军半夜三更到达村
子时，往往见不到人影。这时红军非常
需要向群众买粮食或者找人当向导，这
就需要女红军战士去寻找群众，说服群
众，使他们相信红军而回村来帮助红
军。一次在路过广西山区一个村落时，

天已黑，群众全躲进山里，谢飞和吴富
莲、刘彩香两位女同志点上火把，逐座
山、逐座岭去找，却连一个人影也见不
着。她们走了一天山路，此时又累又
饿，而且随时会遇上敌人，但任何恐惧
也不能阻止她们的步伐，终于在第三座
山上找到一个人，通过他再找到躲在其
他山岭上的群众，使红军买到粮食，找
到向导。经过“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
晴，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省时，红军开展

“扩红”工作。谢飞和一位女同志以昂
扬的风度和鼓励性很强的言语深深打
动围观群众，仅在遵义城一天就动员了
十几人参加了红军。

谢飞除了做群众工作外，在队伍
内还担负医务工作，给伤员洗伤口上
药，有时找不到民夫，还要找担架抬伤
员。瘦小的她总是活跃在队伍中，热
情帮助同志。休养连干部大约有60
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两三副担
架，马匹多、担架多，这都是敌机投弹
的目标。紧急情况下，担架来不及疏

散隐蔽，女红军们就得冒着生命危险，
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还要给伤
员抢救包扎。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来到
大渡河安顺场。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
320里路，上级命令3天赶到。此时谢
飞已发高烧，嘴唇泛起白泡。董必武
牵着小白马说：“阿香（谢飞本名谢琼
香），骑上我的马。”谢飞连声说：“不
行！不行！我能撑得住。”她在战友的
搀扶下，拄着拐杖紧跟队伍，上山一步
一步向上挪，下山两手撑在地上，一步
一步向前滑。董必武看着她实在走不
动了，命令她骑上小白马，谢飞骑了二
三里地，又坚持下马自己走。快到泸
定桥时，大雨如注，山路崎岖狭窄。有
的战友担心谢飞过不了泸定桥，提议
将她寄在老乡家。“不，只要我还有一
口气，就要跟着红军走到底！”谢飞倔
强地流下了眼泪。部队过了桥两个小
时之后，她才爬到桥边，往下一看，眼
前直冒金星。她鼓足勇气爬到桥头，
咬紧牙关，稳住心神，伏在铁索上一点
一点向前挪动。半个多小时后，谢飞
终于爬过了泸定桥，又以惊人的毅力
赶上了队伍。

爬雪山时，谢飞的身体更为瘦弱，
没有棉衣，也没有吃的，她将组织上发
下来的半斤羊毛，缝在衣服中，做成了
羊毛衣服穿在身上。雪山上空气稀
薄，稍一躺下休息就永远起不来了，只
能脚不停步往前走。进入茫茫无际、
荒无人烟的草地后，有许多泥潭，有些
同志不小心陷进去很快就没顶。在长
达600余里的草地行程中，经常下雨，
一些同志因此冻死饿死。谢飞把自己
的青稞面分给伤员，自己挖野菜充饥。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
军，构成了长征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
体。据史料记载，红一方面军参加长
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女同志仅有 24
人。1982 年冬，谢飞回到家乡海南
岛，在接受广东省妇女联合会海南行
政区办事处同志采访时回忆：“在整整
一年中，我跟随中央红军跨过了万水
千山，风餐露宿二万五千里，终于在
1935年10月胜利到达了陕北。长征
是史无前例的，其艰难困苦难于言状，
我作为一个弱女子却奇迹般地硬是走
了过来。如果没有比本身体力更刚强
的意志力，没有自觉的革命信念，是不
可能渡过难关的。”

谢飞：

“走前”“走后”的女宣传员
■ 陈立超

1937年5月，西安七贤
庄，一张合影定格了红军联
络处工作人员的面孔。二排
左二是一位面容清瘦、神情
沉静的青年，他叫林青——
彼时的公开身份是西安红军
联络处电台台长。照片中还
有周恩来（后排左一），那是
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关键
时期，七贤庄的地下室里，发
报机正昼夜不停地向延安传
递着电波。坐在周恩来身旁
的林青，并非冲锋陷阵的猛
将，而是一位在电键与密码
之间战斗的“听风者”。很少
有人知道，这位海南文昌走
出的红军干部，走过了一条
不寻常的长征路——从江西
到陕北，他的武器不是步枪，
而是电台。

林 青 ，海 南 文 昌 人 ，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踏
上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
他主要承担无线电通信这一
关键任务。根据史料记载，
他在长征期间担任过以下与
电台通讯相关的职务：红三
军团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
任、电台队长、政委；红四方
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
任、电台队长；红三军团政治
保卫局电台特派员。当时，
电台是红军各部队与中央保
持联络的核心手段。林青在
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两大
主力部队的电台系统中均担
任要职，其工作直接关系到
作战指令的传达、情报的收
发以及部队间的协同，为长
征的通讯保障作出了专业贡
献。在长征那样极端艰难的
条件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
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线作
战，林青以专业能力和政治
忠诚在这一特殊战线上为长
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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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陕北，一位年轻的女红军战士在镜头前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短发齐耳，军装整齐，笑容
明亮而从容。这张摄于延安时期的照片，如今珍藏于海南省档案馆，照片中的人叫谢飞——一位从
海南文昌走出来的长征干部。照片上的她笑容干净而舒展，仿佛不曾经历过任何磨难。但若将目光
从这张脸庞移开，回到一年多前的川西峡谷，你看到的是另一个谢飞：高烧数日，头重脚轻，拄着一根
拐杖，在泸定桥冰冷的铁索上一步一步往前挪。从铁索桥上的艰难一步，到延安窑洞前的坦然一笑，
这中间隔着的，正是一段长征路。 1937年，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工

作人员合影（二排左二为林青）。 资料图

谢飞。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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